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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职业教育被誉为二战之后经济腾飞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经济迅速恢复的秘密武器，成

为世界职业教育的楷模，为德国制造业，特别是装备

制造业提供了大批高素质的技能人才。2021年联合

国工业发展组织评价，德国制造业竞争力位列世界

第一［1］。21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三个十年开始之际，

面对新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转型，面临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同样，也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日益增加而随之出现技

术工人等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的困局之时，如何既

要保证实体经济不因技能人才匮乏而使国家竞争力

受损，又要拓展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途径和生涯发展

的空间？基于上述思考，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

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以使整个教育体系能助力国

家竞争力并使自身也充满活力？

在这方面，德国近年来一些做法，值得我们思考

和借鉴。

一、德国措施：基于双元组织的“职业教育+”
由数字化、智能化以及大数据等新技术引发的

挑战，导致对培养人才的教育要求以及从业者的能

力水平发生巨大变化，这不仅使职业教育的现代化

愈加迫切，而且对整个教育体系自身的适应性也带

来挑战。为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德国对 1969年
制定、2005年“大修”的《联邦职业教育法》再次进行

了完善、增补和修订，新《联邦职业教育法》于 2020年
1月 1日实施之后，“恰遇”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但德国

依然紧紧把握职业教育不放。2021年 5月德国联邦

职业教育所发布的《2020年度职业教育报告》回顾了

疫情下德国职业教育的表现，以《艰难时期卓有成效

的工作》为题，赞誉职业教育取得的不俗成绩。德国

力图借助经过验证的科学-政策-实践的研究寻求解

决方案，以减轻疫情危机对职业教育体系和劳动市

场的负面影响。为此，德国推出并进一步强化了“职

业教育+”政策，包括附加资格学习、职业进修教育和

双元高等教育三大措施［2］，对纾解技能人才困局发挥

了特别重要的作用。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提供了

一种可以灵活使用和动态设计的政策工具，使传授

相关职业实践知识和附加资格技能的教育机会更加

丰富，而实施双元高等教育的高校也越来越多，更有

利于学习者选择适合自己个性成长和职业生涯发展

的教育路径。于是，整个教育体系也因此可以在现

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大框架内，针对教育和劳

动市场出现的愈来愈强烈的技术和数字变革，做出

及时的响应。

德国“职业教育+”措施，包括两大类三条路径。

第一大类是在中等职业教育基础上进行的［2］。

一为附加资格学习，指的是超出《职业教育条例》的

最低资格要求而获得新的技能的所有措施，毕业者

“教育+”格局构建刍议
——从德国“职业教育+”看新制度主义同形理论的映射

姜大源

摘 要：面对由数字化、智能化以及大数据等新技术引发的挑战，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日益增加而出

现技能型人才严重短缺的困局之时，既要保证实体经济不因技能人才匮乏而使国家竞争力受

损，又要拓展技能型人才的培养途径和生涯发展的空间。德国推出“职业教育+”，即由附加资

格学习、职业进修教育和双元高等教育组成的三大措施，从职普两个方面予以积极应对，其所

凸显的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制度建设上的同形性，可用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加以诠释。结

合我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制度建设中由分离的话语到同形的建构，提出“教育+”的概念和格

局，以促进普职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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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获得技师、技术员、经济师等职称，根据《欧洲资

格框架》制定的德国《国家资格框架》，其系列为第六

级，等同于学士。目前，这一措施在职前教育领域里

的 354个国家认可的教育职业（专业）中实施，与之相

应的课程有 2 300种之多。二为职业进修教育，指的

是在职业继续教育领域里实现职业晋升的措施。根

据新《联邦职业教育法》，完成职业进修教育并通过

新制定的考试规则［3］的考试后，可获得职业行家、专

业学士和专业硕士三级学位［4］，其对应于德国《国家

资格框架》第五、第六、第七级①。目前，约 221个进修

职业（专业）开展了职业进修教育。

德国工商行会（IHK）、手工业行会（HWK）以及

其他的行业协会（如农业、法律、航海行会等），在附

加资格学习和职业进修教育两大措施的实施层面和

落实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德国教育界认为，职

业进修教育、附加资格学习，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是

符合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和趋势的。

第二大类是在现有高等教育领域里进行的，指

的是在高校与企业两个学习地点进行的高等教育的

学习形式，是卓有成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

的双元制中等职业教育的升华。双元高等教育是在

高校（包括应用科学大学或大学）②、双元大学和职业

学院③里进行理论学习，在企业里开展整合职业教育

或实习实践的一种高等教育。为此，高校与实践合

作伙伴——企业之间，建立了一种将学术教育和职

业技能紧密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而德国科学审议

会④对双元高校进行了严格的评估和认证，之后，这

一高校的合法性获得国家认可［5］。

目前高校学习有两小类四种形式。

第一小类是高等教育与职前教育整合：其一为

与职教整合的形式，前提是与企业签订接受国家认

可的教育职业（专业）的教育合同；其二为与实践整

合的形式，前提是与企业签订工作合同或实习协议

或自律契约，采取部分时间工作，部分时间学习。

第二小类是高等教育与继续教育整合：其一为

与职业整合的形式，前提是与企业签订非全日制职

业（工作）合同；其二为与职业伴随的形式，全日制工

作，主要通过自学以及在周末或网上学习的方式，类

似我国的在职学习［6］。

显然，与传统高等教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这 4
种高校学习形式极大地增加了与实践、与职业、与工

作的相关性。2016年，“职业教育+”数据库中记录的

采取双元高等教育形式的 1 592个职前学习课程中，

有 565个是与职教整合形式，805个是与实践整合形

式，222个为其他整合形式（即混合形式）。2016年，

“职业教育+”数据库中记录的双元高等教育学生人

数超过了 100 000人大关。这一数字自 2004年以来

不断上升，从大约 41 000名学生开始，人数增至两倍

以上。最近一轮数据库（2016年 10月至 2017年 1月）

表明，支持双元制高校的合作企业超过 47 000家，双

元高等教育学习项目的数量从 2004年的大约 500个
到2017年超过1 500个［7］。

目前，德国实施“职业教育+”，即附加资格学习、

职业进修教育和双元高等教育的结构。（见图 1）长期

以来，德国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路径是严格分开

的。为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德国在努力创建更具渗

透性的教育体系的过程中，新的教育形式正在出现，

将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两条路径相互联系起来，由

此成就了基于双元高等教育的混合教育形式。当

下，双元高等教育在学生、企业和高校中越来越受到

热烈的欢迎，这反过来又促进了企业职业教育与高

校学习的紧密结合，也极大促进了企业与高校的研

究合作，以及企业与高校科研成果转换的日益整合。

从德国现有的双元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各类高校

所占比例（见图 2）可见，强调知识应用和职业实践的

应用科学大学、双元大学和职业学院，在双元高等教

育中的占比最高，加起来为95%。

二、理论阐释：基于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的同形

从德国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所采取的“职业教

育+”措施来看，有两个问题令人深思：一是为什么双

① 目前，对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来讲，无论是德国的高级职业资格教育、瑞士的高等职业教育，还是法国、英国的学位学徒制，

其最高学位均为硕士，属于八级国际教育分类的第七级，这与《欧洲资格框架》《东盟资格框架》是一致的。由于博士是学术

教育的最高学位，而职业教育是专业教育领域里与职业相关的学习，并非学术教育，故现在已设置职业教育学位的国家，都

没有博士学位这一级。但职业院校的师资，作为教育学科领域培养的人才，有博士学位。
② 请注意，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国都称为应用科学大学，而不是应用技术大学，因为技术本来就是应用的，否则不成其为技术。
③ 德国巴符州称为双元大学，其英文译名为合作大学，德国其他州则称为职业学院。
④ 德国科学审议会是德国最重要的科学政策咨询机构，主要职能是针对与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门的实质性和结构性发展

有关的所有问题，向联邦和州政府提供具有权威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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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双元高等教育占比［6］

元制中等职业教育的层次提升，也采取了类似于普

通高等学校科层制①的学历或学位设置？二是为什

么学术化的普通高等学校的转向，同样采用了类似

于中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双元制模式？

答案是：教育作为社会科学的范畴，从新制度主

义组织理论的角度，可以对这两大类三种措施近年

来在德国的强劲增长并为社会普遍认可的原因，提

供一种可能的理论解释。新制度主义理论是由美国

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等在 20世纪 70年代创立

的，并从 20世纪 80年代开始，广泛应用于经济学、政

治学、社会学领域［8］。该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是，组

织的设计不仅面向某些效率要求，而且组织与所处

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对组织的期望，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和锚定了组织的正式结构。

组织所处的环境，主要包括技术环境和制度环

境。技术环境，多指组织外部的资源和市场，以及与

组织内部投入和产出相关的人力资本和技术系统，

它强调的是竞争性的组织效率。制度环境，则指组

织所处的法律制度、文化

诉求、社会共识、观念规

范等社会事实，它强调的

是合法性的组织制度。

然而，根据新制度主义组

织理论的假设，某些组织

的形式和结构的出现及

其稳态，不仅只是通过效

率标准，而且也通过制度

化形式的社会影响，使得

传统的规则和期望发生

演变，且这种演变呈现为

一种趋同或同形的现象，

特别是通过模仿过程来

延展这种同形过程的情况更为多见［5］。大量的实证

研究表明，“许多组织制度和行为不是为效率驱使，

而是源于各种组织在当代社会中追求合法性以求生

存发展的需要；而合法性机制常常导致‘制度化的组

织’以及组织趋同性（即不同任务、技术的组织采纳

相同组织制度和做法的趋势）。”［9］

在德国，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制度环境的作

用，表现为联邦和州政府、社会合作伙伴、行业企业

等，其对高校和教育的影响，凸显为这些制度化的思

想体系和常见的措施做法、法律规则及社会角色等

因素，决定着组织应遵循哪些原则来获得其合法性

存在并得以应用与此紧密相关的资源。

德国中等职业教育领域里的“附加资格学习”和

“职业进修教育”所获得的与高等教育等值的职业教

育学位制度，是一种纵向的教育层次和价值的制度

同形。在德国关于教育政策的讨论中，认为将职业

教育与职务晋升相结合的方法，可使企业和学校提

供的中等职业教育，也能在层次上获得与高等教育

学历层次等值的职务、资格或学位，从而打通和扩展

了年轻人职业升迁的新途径，提升其在新的知识社

会里的地位。通过附加资格学习获得高层次的，即

所谓科层制的职业资格，如技师、技术员、经济师等，

等同于学士；通过职业进修教育，获得与普通高校同

层次的职业行家、专业学士、专业硕士等学位。这一

同形的结果，不仅显现企业和职业学校、学生和家长

等组织行动群体的文化期待，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

社会普遍共识产生的观念驱动作用，而且促进了德

① 科层制指的是一种权力依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和分层，以规则为管理主体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

又是一种管理方式。

图1 德国“职业教育+”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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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资格框架》的建立和《联邦职业教育法》的修

订。这些新制度的建立，又使得基于此所设计的合

法合理的政策工具，更加有利于职业教育体系层次

结构的完善，极大地增强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德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的“双元高等教育”，采取

的企业+高校的双元学习地点，是一种横向的教育形

式和内容的制度同形。德国双元高等教育始于 20世
纪 70年代在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斯图加特建立

的职业学院。在这种仿效中等职业教育的双元制高

校中，学生与企业签订教育合同，采取 3个月在高校、

3个月在企业交替学习方式。其模仿的驱动力，不仅

来自学生希望强化工作实践和就业能力的迫切要

求，而且来自有影响力的企业，如奔驰、博世和洛伦

茨等公司，为避免普通高中毕业生“涌入”普通高校

学习后职业能力匮乏而主动提出的改革方案。多年

来，职业学院成功地满足了“朝阳”产业，即新经济集

聚地——德国南部对职业人才需求，也得到了德国

认证审议会和科学审议会的合法性认可［7］。这一同

形的结果，不仅使得职业学院数量大增，而且其他类

型的高校也“复制”了这种双元学习形式。特别是应

用科学大学，已占据当前德国双元高等教育一半以

上的“份额”。有意义的是，即使是传统的普通大学

也开设了这种类型的课程。

综上，同形是对社会组织制度变迁过程的一种

映射。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为德国“职业教育+”所
涉及的组织（学校和教育）的纵向同形和横向同形的

现象及其过程和结果，提供了一种关于制度性变迁

合法性的理论解释，也为组织的参与者或参与者群

体，特别是企业，在组织发展中的重要性和作用，提

供了一种合理的方法论诠释。

三、若干思考：基于大教育观构建的“教育+”
纵观德国通过“职业教育+”所采取的相关措施，

可以清晰地看到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在各自组织变

迁过程中的同形特征：对职业教育来讲，是纵向的基

于技术发展的技能强化内容的增加，以提升其与学

历等值的教育层次；对普通教育来讲，是横向的基于

工作实践的职业导向内容的增加，以构建其理实一

体化的教育形式。两条相互“模仿”的路径，为德国

实体经济培养了大批高水平的技能型人才和工程型

人才。笔者以为，“职业教育+”给我们的启示是新制

度主义组织理论关于同形的注解，是符合新时代组

织发展规律的，对擘画未来教育发展的政治决策，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指出，职业教育要做到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10］。这意味

着，职业教育在宏观层面，要关注以物质财富生产为

主要功能的产业，与关注精神财富增长为主要功能

的教育相结合的问题；在中观层面，要关注以培养人

才为主要目标的学校，与关注以生产经营为主要目

标的企业相结合的问题；在微观层面，要关注以劳动

规律为主的工作，与关注认知规律为主的学习相结

合的问题；在教育学层面，要关注以知识技能的习得

为主的学习，与以关注行动能力的养成为主的学习

相结合的问题。基于此，要实现四“合”的目标，必然

涉及如何解决上述这四对“合”中两两要素之间辩证

统一的问题。

从狭义上理解，四“合”关系到职业教育的制度

建设，但在广义上，则关涉整个教育体系的制度环境

建设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

干意见》提出：“深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改革，发

挥企业重要主体作用，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

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11］。这是对普通教育

和职业教育采取产教融合学习制度的横向“同形”要

求。而中共中央、国务院《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指出：“深化职普融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

的高层次学徒制，完善与职业教育发展相适应的学

位授予标准和评价机制”［12］则是对职业教育建构与

普通教育学位授予制度的纵向“同形”要求。国务院

《关于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明义的一句话：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

等重要地位。”［13］更是一种具有普遍社会共识的，基

于文化诉求、价值观念来促使组织制度同形的驱

动力。

基于此，笔者以为，这四“合”也适用于整个教育

体系的制度建设。这意味着，我们应该跳出教育看

教育，要在“大教育观”的视野下，基于“同等重要”的

思考，形成教育的新发展格局。然而，目前的情况

是，职业教育的话语权仅存于职业教育的语境中，而

普通教育的话语权也常常只在普通教育的语境里。

职、普“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没有谱写成一组

强大的教育交响曲，也还没有形成一种相互鼓励、相

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教育氛围。更为尴尬的是，职业

教育还出现了所谓“上热下不热、官热民不热、校热

企不热”的现象。为此，笔者以为，从德国的“职业教

育+”，我们可以尝试走向中国的“教育+”道路。

这里所谓“教育+”，指的是在教育这个群体性组

织的场域中，“教育+”格局既适用于普通教育，又适

用于职业教育。普通教育主要是在横向维度强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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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内容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的“教育+”，而职业教育主

要是在纵向维度促进技术发展与职业能力递进相结

合的“教育+”。这个提法，可能有利于教育部门发出

一个声音，也将有利于促进媒体和社会的舆论导向，

促使对职业教育的普遍看法，逐渐向好的积极方面

的转变。

按照新制度主义组织理论的理解，制度同形性

有三种基本形式［14］：一是强制同形性。主要源自政

治影响和合法性问题。尤其是法律层面的规定，是

组织在所处场域中经由强制性的合法权力施加压力

而导致的。二是模仿同形性。主要源自组织对自身

发展不确定性的回应。当组织面临环境出现“符号

性”模糊而“踌躇”之时，组织去模仿更为成功或更具

合法性的组织制度将更加容易。三是规范同形性。

主要源自社会规范对组织或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或行

为规范的约束作用。综合上述三种同形机制，笔者

对“教育+”提出两点具体的建议。

一是在中等教育领域里的“教育+”。普通高中

要横向增加职业教育、职业启蒙、劳动教育等实践内

容。而在中等职业教育领域，既要关注学校维度的

正规教育，其纵向的学历和能力层次提升；还要给予

培训维度的非正规教育，以及自学、在线学习维度的

非正式教育领域里纵向层次提升的机会。这里与继

续教育，亦即与成人教育体系的衔接和完善有关，成

人教育要更多地关注职业继续教育。

二是在高等教育领域里的“教育+”。大学和应

用型高校要横向增加职业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包括

职业实践、工程实践和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的内容，以

及建立诸如双元制这样制度化的高等教育形式，如

产业学院。高职院校则需要更多地从企业出发、从

职业出发、从工作出发，实现纵向的学历学位设置和

能力的提升，而不是照搬传统大学或高校的学历学

位要求。

另外，如前所述，目前职业院校的学历层次的提

升，还只是在正规的教育部门的职业院校领域，应尽

快扩展至技师学院，以及其他职业培训和自学、网上

学习领域，即扩展至全教育场域。这在某种意义上

是教育范畴的水平拓宽。

“一个制度被‘广为接受’，成为社会事实后就会

转化为一个重要的制度力量。”［9］相信在中国高等教

育领域，由于存在一个全世界最大的高等职业院校

群体，伴随中国改革开放 40多年的发展，在形式和内

涵上都有“双元高等教育”的实践、经验和成果，所

以，更有利于吸收德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从而有可

能在“教育+”格局下，实现创建世界一流职业高校的

目标。

为此，笔者提出如下建议：一是完善和实施与普

通教育等值的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二是建立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八级教育分类对应的《国家资格框

架》①；三是建立职普融通的学分银行和《学分互认规

则》及权威认证机构；四是赋予职业教育学以教育学

一级学科地位；五是开发与知识应用亦即基于工作

过程的专业课程体系。其对应的分别是制度、架构、

规则、层级和逻辑的同形。

当然，同形所指组织制度的趋同并非简单的复

制。它强调的是，组织采取在社会规范共享意义上

的合法性地位。但各个组织内部的行动特质和文化

特色，与共享的社会文化，即社会规范的共识，不是

二元对立的，而是“形同质异”的［15］。这也视为对不

同类型的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一种澄明。此

外，组织群体规模的变迁显现非线性趋势，仅用组织

群体生态学和技术环境强调的竞争及其相关的组织

生态机制、技术机制，不能对此现象给出令人满意的

阐释，而将同形的制度环境的合法性机制与技术环

境或生态环境的竞争机制有机结合，可以更加合理

地对未来组织的发展予以理性预判，并提供有利于

实证研究的工具［9］。

所以，关于“教育+”的内涵，特别是高等教育的

“+”的部分，还是一个答案必将十分丰富的填空题，

还需要将强调特色发展的竞争性优势与强调制度设

计的合法性规制结合起来，需要集思广益，予以改

进、完善。以上只言片语的思考，还需科学梳理，进

一步深入研究。

（姜大源，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

员，北京 100029；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省现代

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金华 3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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